
失业中国大陆深度

熬过疫情的中国创业者，开始申请失业救济金

申请失业金的人，“各有各的不幸”。

2023年9月22日，河南省郑州，大学毕业生在招聘会中。 图：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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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德龙的工作微信群经历了数次改名：

2020年，公司初创期，群名：搞钱大吉；

2021年，创业摸索期，群名：今年赚点“米”；

2022年，封城绝望期，群名：勒紧裤带过冬；

2023年，公司注销，群名：（失业）救济总攻略

……

讲述过去四年的经历时，王德龙先用了“生活状态”这个词，但几秒之后又进行纠正，“还是说生存吧，生存第一。”今年8月，他和四个共同创业的伙伴将公
司注销，开始费尽心思申领失业救济金。

在中国职场，失业救济金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词，如果把它拆分成两个词——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，那么大部分打工人都对前者相当熟悉。按照劳动
法，公司需为员工强制缴纳“五险”，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。其中，失业保险金由个人和雇主共同缴纳，缴纳比例为工资
的1.5%（公司支付）+0.5%（个人支付）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月薪5000元，那么公司每月为你缴纳失业保险75元，你自己每月从工资里扣去25元。

那么，失业救济金到底谁能申请、如何领取呢？

对于包括王德龙在内的很多“前职场人”来说，这两年，他们生平第一次理解了失业救济金是怎么回事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china-unemployment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mainland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feature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tags/_3189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tags/_366


2020年5月13日，北京，疫情期间，求职者在前往购物中心寻找工作机会的路上。摄：Tingshu Wa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“你总想攥紧最后一根稻草”

早8:30，群里信息响个不停。王德龙瞄了一眼，又是一堆“申领攻略”。他把手机调成静音，继续睡觉。

今年8月，别人眼里的“公司法人”和“个体户老板”王德龙，决定把公司注销。他和四个合作伙伴开了一次线下会议。“今年过去了一半，公司没接到一单业
务。都别彼此耽误了，干脆我们把公司注销吧。”这是王德龙当时的提议。

半分钟内没人吭声。作为一个主打平面视觉设计的团队，公司在刚成立的2020年接到4笔被王德龙称为“利润不小”的年单，“每个人月收入能到2万。”他们
公司没租办公室，大家远程办公，偶尔碰面开个会。

但随后两年公司业务急转直下。“尤其是2022年底，广州开始大规模封城，从9月起就没有一单业务。等到11月，我直接把群名改成'勒紧裤带过冬'，所有人
都连声叫好。”王德龙说。

公司2022年全年只接到了两笔业务，“利润一共20万，还得五个人分，每个人平均每月不到5000块。”

王德龙说，自己生平第一次感到绝望。他的妻子在一家酒水产品的代理公司上班，“累个半死每个月就5000块钱，就这还不敢大意，生怕丢了这个目前还算
稳定的饭碗。”儿子今年读初一，本想以“省钱”为原则入读离家最近的一所公立中学，“但学校氛围很差，让小孩住校又怕他被带坏，我和他妈一跺脚，索性
报了个私立中学，每年学费8万，够我喝一壶的了。”

王德龙在2020年前后过的是“两种日子”。

第一种日子，是朝九晚七八九的内卷职业，连5天年假都休不满。每天被闹钟、KPI和微信群里不断被@的信息叫醒。有次他把聊天群设置为消息免打扰，起
床之后发现半夜被领导“圈”了四五次，“说让我赶紧过一遍第二天要给客户看的视觉案。”

王德龙正在过的第二种日子，是所有打工人憧憬的日子——睡到自然醒，每天有大把时间挥霍。但他并不适应。王德龙说，过去睁眼一摸手机，N条未读信
息，“现在倒好，有时候一周都收不到一条。”好不容易盼来一条，睁眼一看，显示是人社局发来的失业金申领进度。“气得我把手机往床边一扔，给我儿子吓
坏了。”

年过五十的王德龙用“退无可退”形容这两年的职业选择，“你总想攥紧最后一根稻草，过去我以为，这根稻草会是更内卷的职位和工作。”但他越往后越发
现，和不断下行的经济一样，自己的职业曲线也以俯冲的姿态继续向前。在打工人时代，他还能靠工资每月“存个几千甚至小一万”，等到刚创业那阵子，职
业曲线和甲方预算直接相关，“说白了就是看天吃饭。金主能吃上肉，我们这些下游的乙方才能喝口汤。”



2023年5月24日，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内的咖啡馆，一名男子在小憩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2022年下半年，王德龙都不知道自己是“怎么熬过来的”。公司接不到单，他不得已花3个月学习一些数控机床的“皮毛技术”，为的是进小舅子开的数控加工
厂做点事，“至少能填补点家用”。

也是从去年下半年起，公司股东之一的张文韬也开始了自己的“搞钱大计”。他注册了淘宝账号，在上面接一些单价不高的设计稿，“比如企业宣传册，甲方报
价50块/页，这么低的价一般'设计狗'都不会接，但我不管，有单子我就接。”

按照王德龙和张文韬所在的平面设计领域的行价，宣传册的单页设计费一般在100-500块不等，“大牌点的设计师能四五百一页，就算没什么经验的设计小
白，也能拿到一两百的行价。”王德龙说。

但疫情后“一心省成本”的甲方需求大减，让蓄势待发的乙方找不到用武之地。“多数老客户都说，他们内部用来制作和宣传的预算大幅缩水。”王德龙说，有
个甲方直接发来一句话：未来三年恐怕再难合作了。

当王德龙得知张文韬连50元/页的宣传册设计都接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——你就是行业卷王。但转念一想，他又觉得80后的张文韬“挺可怜”。

“他没结婚，没房子，一个人生活。2020年和我一起从广告公司辞职后，本想一起大干一场，但没合作、没业务、没利润，”王德龙说，“我能进工厂操控机
床，他为什么不能接50块/页的宣传册赚点生活费？”

和这两位遭遇类似的，还有已经找了两年工作的90后程龙。他今年33岁，曾在某知名4A公司做创意文案，一度做到“资深创意总监”的职位，开会时在椭圆
桌上“清清嗓子都没人敢交头接耳”，一些同龄下属隔三差五“老师老师”地喊他，“没事总爱给我买个咖啡奶茶什么的，就这我还对他们爱答不理”。

得知自己被优化的消息是2022年初。刚过完元宵，领导把他喊到那个空旷又阴冷的办公室，翻了一下桌上的表格，动情地感谢他对公司的付出，接着，“优
化中层”的意思被领导委婉托出，末了手指敲一敲桌子，“你再想想办法，看看有什么其他出路？”

程龙说，领导用食指敲桌子告诉自己被裁的那一刻，他脑子里浮现出《纸牌屋》里弗兰克·安德伍德那个经典的食指中指轻敲桌面的场景，“我也被赶出纸牌
屋了。”

被裁后，程龙和公司另一个总监吃了个饭，后者告诉他，现在很多公司的裁员都从中高层开始，“一是为了警示底层员工，你看，你的部门领导都可能被炒，
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干活？二是节约成本开支——那些年薪制的中高层，在很多老板眼里是公司节流大计的最大阻碍。”程龙说。

离职后的程龙没打算创业，“身边创业失败的朋友一大堆，我还是务实派，想再找份工作重新开始。”

但他的愿景在现实面前碰了壁。从去年初到现在，他通过不同招聘平台投递了234次简历，只收到29次回复，其中面试邀约16次。“这么算下来，我80%的
投递，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拒了。”

虽然在公司任职总监期间积累了一些存款，但程龙最怕的，就是像王德龙那种“突然一下，你的工作和职业就俯冲下去，没有任何转折和缓冲”的状态。这或
许也是这群曾经拥有稳定工作，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打工人共同的担忧：失业保险于他们而言，或许算不上续命性质的接济性补助，但为这些因为丢失工



作、创业失败或各种其他原因而与体制脱离的人，带去了些许安全感。

“越投简历，你会发现30岁以上的求职者越没有优势，不管你曾经是企业高管还是行业资深。”程龙说。在他看来，一个暂时缓解求职焦虑的“缓冲地带”就显
得尤其有必要。

2023年9月13日，北京一家卖名牌家具的商场外，一对夫妇坐在一起看手机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“既然大家都想拿失业保险，那公司就注销吧”

2023年春节刚过，已经两个月没有群聊的“勒紧裤带过冬”微信群，突然被张文韬随手发的一条新闻链接“激活了”。

这条《没工作的你，一定记得去领失业保险》的新闻，虽然全文只有不到500字，却意外地点醒了群里的五个人。转发这条新闻的张文韬有点后知后觉，“转
完我就没管了，等一个小时再点开群，有一百多条未读信息！”

根据王德龙的回忆，即使是公司刚注册并连续获得多笔业务的2020年，群里也“从没有出现过如此踊跃的发言和讨论”。一个做视觉技术出身的股东第一个跟
帖：“那我们五个是不是都可以去拿失业救济？”，随后有人附和“我觉得应该可以”，但王德龙站出来浇灭了其他人正待起势的热情：“大家都别忘了，我们还
有公司呢，这能算失业吗？”

一盆冷水浇下来，半天无人回应。一个小时后，张文韬回了一句：把公司注销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算失业人士了？

在王德龙担任公司法人的过去四年里，他从没动过“注销公司”的念头，即便是去年底因为严格的封控政策，导致公司业务陷入停滞状态时，他对公司未来的
设想都是“肯定会慢慢复苏”。

但张文韬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个人的一致同意，“既然公司没业务，那我们还开它干嘛，不如注销了，哥几个一起申请救济去。”有股东在群里这样回复。

“既然大家都想拿失业保险，那公司注销就注销吧。”

王德龙至今记得，自己在群里发完这句话后，庆祝和鼓掌表情包开始横飞。张文韬把群名改为“搞钱（我指的是失业救济金）”。王德龙想了想，又把群名改
成了现在的这个：（失业）救济总攻略。

王德龙感觉自己的处境很尴尬，“我都50了，不可能再去公司上班了，卷不动了。但离退休还有十年时间，只有薅一笔算一笔了。”他后来私聊问过群里几个
人对未来的打算，“有的说想再重新找找工作，有的说管不了什么未来了，先把能申领的救济金拿到手再说。”

在微博里搜索“失业救济”，会发现相关有用信息少得可怜，甚至大量搜索结果都指向了一条大洋彼岸的新闻：美国10月2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21

万人。

这也折射了中国失业救济金的申领困境——一方面信息太少、认知不足；一方面是申领制度有诸多限制、更难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。



社交平台上充斥着一类文章：《千万不要领失业金，后果很严重》《为什么不建议领失业金》。这些文章论述的理由主要有：1. 会在档案上留下记录，影响
以后找工作；2. 影响社保缴纳，因为有些城市规定领取失业金期间要停缴社保——这会影响以后的养老金数额；3. 申领手续麻烦、失业金金额低，与其费劲
力气申请不如尽快找工作。

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《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2年末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，结合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员
人数（45931万人）计算，失业人口为2673万人，但当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97万人，仅占城镇失业人口的11%——这一数据长年徘徊在10%左
右。

中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，是以正规就业和劳动合同作为参保前提，而且缴费年限必须满1年后，才有申领资格——仅这一条就难倒了绝大多数农民工、自
由职业者以及“毕业即失业”的年轻人。

失业金的金额也被质疑过低。尽管各城市的失业保险金并不相同，但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的80-90%左右发放，失业补助金则是稳定在800-1000元之间，按
月发放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失业金申领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：真正需要它的群体没有资格申领，有资格申请的人觉得它“杯水车薪”、“有申请的功夫不如重新找工
作”。但近两年，一些从前不屑申请失业金的人发现——工作没那么好找，“杯水车薪”的失业金也成了救命稻草。

2022年夏天，程龙花了三天时间了解失业金的申领事宜，并最终通过主动停缴三个月社保的方式，成为了享受失业补助大军中的一员。在他生活的广州，领
取失业金的年限和申领者的工龄有关，如果你是工龄超过20年的申请者，那你可以拿满24个月的失业金，每月金额在2400元左右。而像程龙这种研究生毕
业后才就业、工龄只有六年多的申请者来说，他只能拿15个月的失业金。

不过他觉得，“15个月的过渡期足以，相当于给了我一年多时间重新找工作。”程龙说。

一位不愿具名的、来自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，失业金的申请并不困难，只需下载一个当地办事机构app，填好个人基本
信息，并上传解除合同协议书/离职证明等材料，就可以在线办理。审核一般需要20个工作日左右，通过后失业金会每月自动转到申领者提供的银行卡上。

“我还是建议所有符合申领条件的朋友尽快办理。”该工作人员说。他给出的解释很简单：政策无法预知，未来不可预测。

2023年6月9日，北京举行的招聘会上，求职者和招募人员交谈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“搞失业保险的人，各有各的不幸”

此前“半个月都没人吭声”的微信群，从今年8月起开始变得“生龙活虎”。

关于失业保险的申领门槛，是群友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。以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广州为例，在广州，员工非本人意愿失业后，且失业保险缴纳满1年者，可申
领失业保险金。于是，“非本人意愿失业”的这个表述，成为了群里讨论的核心主题。



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，那你就无法申请失业保险金，但只要你还没有工作，你可以申请每月不到一千元的失业救助金。

群友们更感兴趣的，显然是金额更大的失业保险金。按照规定，广州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%，也就是2300✖️90%=2070元，
这在张文韬看来，“都能解决我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。”

那么，群里到底有几个人有资格申请呢？只有一个。王德龙和张文韬的上一份工作都是主动离职，按不具备获得失业保险的资格。“如果知道要被公司炒才能
拿失业保险的话，我当时肯定不主动辞职，赖也要赖到被炒鱿鱼。”王德龙说。

张文韬和王德龙曾是多年同事，两人在一个部门工作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两人长期饱受部门领导的欺压，王德龙一气之下递了辞职信，而张文韬则索性摆
烂，“消极怠工你知道吗，就是交代给你的事就拖着，不紧不慢的。”

本想拿捏公司的张文韬，最终被公司完全拿捏。公司以“无法完成业绩”为由辞退了他，他不服要求N+1赔偿，但公司HR拿着当年签的续约合同里的一条条
细则向他解释，“喏，合同里明确规定，乙方（员工）无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，或有出现延迟完成项目情况，甲方（公司）有权辞退乙方。”

张文韬傻眼了。随后HR递给他一张离职申请表，“填吧，就当你主动辞职了。如果你以后找了下家，我们保证在背调的时候帮你说好话。不然，恐怕就没那
么简单了。”

出于对未来的考虑，张文韬忍痛签下了的离职申请表。

“只能说，搞失业保险的人，各有各的不幸。”王德龙说。

上述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说，像王德龙和张文韬这种情况，“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公司，给自己出具一份被辞退证明，然后盖上公司的公章即可。”

一切瞬间豁然开朗。

2023年9月20日，北京一家户外购物中心的手表广告牌附近，送货员在手推车上整理包裹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“你们的失业保险攻略，能给我一份吗？”

在注销公司之前，作为法人的王德龙做了一件被其他股东称为“最功德无量”的事，那就是他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人，分别开具了一份员工辞退书，上面“痛
陈”该员工的各种不端和陋行，末了来一句“基于以上所述，本公司决定解除与XX员工的劳动关系”。

自己给自己开具辞退书的时候，王德龙觉得这件事有点可笑。“我活50年了，过去在职场一直以薄脸皮自居，最怕就是被集体和团队羞辱。没想到自己成立
了公司之后，为了每个月两千块钱，自己把自己劝退了。”

失业保险的资料递交后，群聊里的五个人正在等待人力社保局的审核通过。等待过程中，王德龙的微信不断收到了添加好友的申请，有过去认识的朋友，也
有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。“认证信息通常都是先介绍一下我是谁，然后直奔主题'想咨询你一点失业保险的事'。”



原来是群里的一位股东告诉别的朋友申请失业保险这件事，于是，关于“（失业）救济总攻略微信群里都是专家”的说法不胫而走。王德龙最常被问的一个问
题是：“你们的失业保险攻略，能给我一份吗？”

“每次我都跟这些人解释，我不是专家，我只是在办失业保险”，王德龙说，“但很多人还是一口一个请教请教，没想到现在找不到工作，想用失业保险填补家
用的人这么多。”

截至本文发布时，已经领到4个月失业金的程龙还没找到新工作。“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：一年内要找到一份工作，哪怕再基层我都干。”他说，自己在每
个招聘网站都设置了一键自动海投的按钮，并且开始考虑修改简历里的“职业经历”部分。

“我打算淡化过去管理层的经历，更多地强调自己做过那些具体的事。希望这会比过去更简单一点。”

2023年9月18日，北京，居民走过一个废弃的商场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应受访者要求，王德龙为化名。

＃失业＃创业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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